
《担头看花》
陆灏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名取自宋人熟语“卖花担上看桃
李”。其内容包括钱锺书的猫、俞平伯与
侦探小说、容庚之被逐出北大、以赛亚·
伯林的初恋、黄裳五次题跋的《印存玄
览》。有趣闻，有史事，有藏品，搜罗抉剔
之间，在在都是活泼泼的精神气象。本
书特别收录钱锺书批改的校样、卞之琳
赠作者信札、方重旧藏英文书等。

《王赓武回忆录》
王赓武/林娉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赓武是享有盛誉的海外华人历
史学家和教育家，其生长于1930年代的
南洋，时逢战乱和动荡，不得不在中国、
南洋和英国等地辗转求学，“寻找家园”
的归属感这一复杂的命题，有曲折的经
历和真切的人生经验；成年后，在横跨
三大洲几十年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
与同时代的史学、汉学界重要学者，几
乎都有交往；一生挚爱的太太林娉婷更
是他领悟“爱”与“家园”的人生伴侣。

《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
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
曹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对两百年来亚洲地区的
普通百姓与自行车、缝纫机等机器设
备，饮水工程、港口建设等工程基建的
关系演进，捧出亚洲现代化进程的细节
与切片，这里面有社会变迁的呈现，更
结合了历史渊源与地缘政治，以小见
大、以点带面，呈现出一部亚洲现代化
简史。

《中国金银器》
扬之水 三联书店

这是我国首部完整展示金银器在
工艺美术领域流变的巨制，也是一部纸
上的人类生活史，囊括了先秦至清的金
银器皿与金银首饰，着眼于造型与纹
饰，究心于美术和工艺、审美与生活的
关系。全书依历史朝代和器物功用，将
金银器这一西风东渐之物在华夏之邦
的落地、嬗变、融合直至自生光华的过
程，以真实可见的图像影写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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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俊臣：祸乱大唐的始作俑者
——读《新唐书·酷吏列传》札记

□汪 微

基于真实基础上的都是有价值的
——读巫正利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

□唐 诵

一只蜘蛛的启示
□展 颜

海派书画艺家的表情
——郑逸梅《林下云烟》识小

□陶晓跃

酷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词，是指
擅长使用严刑逼供的手段滥杀无辜的官
吏。本质上带有浓厚的“特工”色彩，他们
办案的逻辑推理能力高人一筹，整人的花
样也是匪夷所思。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专
设《酷吏列传》，后世史家多有传承。《新唐
书·酷吏列传》载有酷吏十名，其中有七名
是武则天时期的，这一时期的酷吏凶残嗜
杀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谓“政
睟事丛，奸臣作威，渠憸宿狡，颇用惨刻奋，
然不得如武后时敢搏挚杀戮矣。”

提起“请君入瓮”的典故，我们就会想
起唐代酷吏的代表人物来俊臣。纵观有唐
一代，在初期“贞观之治”的短暂繁荣之后
便祸端连连，暗藏凶险，甚至差点让“开元
盛世”胎死腹中，其祸根主要包括女祸、阉
祸和藩镇祸，依次泛滥，终致大唐灭亡。若
要追根溯源，我以为唐代中后期朝政之所
以越来越黑暗，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起
了不小的作用。其实来俊臣原本只是个小
人物，据《新唐书·》记载，此人是京师的小
无赖，因迎合武则天的“铜匦”（检举箱）告
密方式，诬陷好人而得到信任，竟一下子被
提拔为御史中丞，专事对中高级官员的监
察。他不学无术，却一肚子的坏水，挖空心
思写了一本《罗织经》，专门钻研罗织罪名
的窍门，这一套本领非常合武则天的胃
口。武则天自从不择手段以周代唐之后，
内心不免发虚，很需要建立一整套恐怖政
策来压制那些心怀不满的臣民，达到以威

制服天下，坐稳江山的目的。在这样的政
治气候下，酷吏成为急需而又紧缺的“人
才”，于是心怀不轨的来俊臣应运而生。

在武则天废唐建周的十多年间，这个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始终将国家政权
牢牢抓在手中，说实在的，像来俊臣这样的
酷吏立下了汗马功劳。来俊臣“天资残忍，
喜反覆”，他的发迹是因为正赶上武则天想
在李唐宗族诸王中杀鸡吓猴，树立自身权
威。东平王李续（唐太宗之孙）得罪了武则
天，来俊臣揣摩女皇的心思，立即上书告
密，举报李续的好几条“罪状”，武则天龙颜
大悦，“以为忠，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
夫”。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来俊臣正
式开始办案了。要办当然就要办大案，否
则怎么去向女皇邀功以博取欢心？没有大
案怎么办？好办，他怀里揣着本《罗织
经》！来俊臣说：“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
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
其冤固有，未可免也。”这几句话可谓是《罗
织经》的核心所在，其中那个“冤”字特别刺
目，可见来俊臣是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制
造冤案的，而且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故意。
试想，一个本来无罪的人，你要他招供自己

十恶不赦，难度有多大？可是对来俊臣来
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儿，酷吏的“酷”字那可
是当之无愧！既然是酷吏，当然离不开酷刑，
来俊臣发明的酷刑酷到什么程度？细说起来
可能太过血腥，会引起读者不适，姑且从略了
吧。反正是大抵十有八九，在那些五花八门
的刑具刚刚扔到面前，还没有给犯人套上的
时候，犯人就已经近乎精神崩溃，立马招供，
胡乱自诬。所以来俊臣的结案效率极高，他
有一句名言，翻成白话就是：“人可以不怕
死亡，却难以忍受我发明的痛苦。”

就这样，来俊臣的胆量越来越大，技术
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同样是酷吏的周
兴，亦深受武则天的赏识，当时可谓是春风
得意，可是他在来俊臣面前，也只能是小巫
见大巫了。武则天在用足了周兴之后，对
他渐生厌烦，暗示来俊臣把他整死。来俊
臣对付这个酷吏同行使用的手段也真够绝
的，他邀周兴喝酒，问道：“囚犯若死也不肯
招供，该怎么办？”周兴忘乎所以：“简单！
取一只大瓮让他站进去，周围烧起炭火，哈
哈哈哈……”来俊臣一听，马上命人如法炮
制，阴恻恻地说：“皇上令我问周兄谋反之
罪，请君入瓮吧。”结局毋庸赘述，是来俊臣

像捻死一只臭虫一样整死了周兴。之后，
来俊臣之酷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不
再满足于搞普通官员，矛头直接指向朝中
宰相、武氏诸王，甚至武则天的掌上明珠太
平公主及皇嗣李旦、庐陵王李显等，连他的
靠山女皇也感到忍无可忍了，不得不像对
付周兴一样，让他结束了疯狂。来俊臣人
头落地之时，围观的人们争相上前剥皮食
肉，尸身顷刻变为一摊肉泥。

反观来俊臣的一生，他跟武则天时期
的其他酷吏一样，以告密起家，以残忍发
家，最终恶人自有恶人磨，众怒难犯之后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其实说到底，这些
酷吏终究是被最高统治者利用的悲剧人
物，武则天在称帝之初为清除敌对势力，
自然要利用这些有杀伐手段的酷吏，而
一旦政局相对稳定，这些酷吏失去了利
用价值之后，她又会毫不手软地置之死
地以安抚民心。

然而不管怎么说，以来俊臣为代表的
酷吏，其灭绝人性的所作所为，给唐朝中后
期的政坛格局开了一个邪恶的先例，后来
那些宦官和藩镇恶棍多有效仿，而且花样
翻新，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甘露之
变”中宦官仇士良屠杀大臣，“安史之乱”中
安禄山凌迟颜杲卿、祸害百姓等等，不一而
足。他们的倒行逆施也直接造成大唐王朝
乱象丛生的政治局面，政治的黑暗导致唐
朝从繁荣迅速走向衰败，从这个意义上说，
来俊臣是唐代政治乱象的始作俑者。

2019年，巫正利的长篇小说《彼岸温
暖》出版后，被列入四川省农家书屋重点书
目。2021年，巫正利发表在《上海文学》的
散文《母亲的沙家浜》，受到来自国内作家
和评论家的热情肯定，著名青年评论家郑
润良说：“《母亲的沙家浜》拓展了传统散文
单线叙事的表现手法，采用多面叙事，使作
品的视点更加立体而夺目。单篇散文能达
到‘大兵压境、兵临城下’的效果，无疑是值
得称道和尊重的。”巫正利近年在《山东文
学》《飞天》《红岩》《青岛文学》《海燕》等刊
物发表的散文，都具有这样的特色。

今年年初，巫正利结集出版了 20来万
字的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上架一
个月不到，被读者送进了某热卖榜的榜首。

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是巫正利散
文中无处不在的真实，既有生活的真实，更
有艺术的真实。原发于《红岩》双月刊的
《被风吹走的光阴》是一篇怀念祖母的文
章，全文 1.2万字，作者从祖母的小菜地写
起，祖母的小菜地是作者童年的乐园，也是
成年人斩不断的精神故乡，祖母的命运不
济，生下多个女孩都在几声啼哭之后被溺
死，只求自保的祖母晚年并未得到颐养之
安，为改变孙女的命运不惜把省吃俭用攒
下的一点零花钱拿出来。《红岩》的编辑强
雯在编前语中评价说：这是一个时代里中
国劳动妇女的典型，文章情深意切，细腻的
片段引人入胜，读来动人。土地与女人的

宿命，在后辈的视角中，更有了诚挚的抚
慰。《伙伴》是一篇 1万字的长散文，文中的
伙伴不是人，是比不懂得关照孩童心灵的
成人更近人情的家猪。喂猪、戏猪、骑猪，
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到如同在演电影，在孤
独的乡村少年眼中，两头家猪是他们温顺
的玩伴儿，更是他们可以肆意对其付出关
切与爱意，还能被其回馈以暖意，不该被简
简单单称作“畜牲”的，那一类生灵。可惜
一头猪生病早夭，另一头猪在临近过年就
走尽生命的短途。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
实浑然天成，让人感觉每一个文字都源自
内心深处，没有虚假和油滑，这样的文字直
逼人心。

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二，是巫正利散
文拓展了传统散文固有的模式，也就是向
小说借了一条道。这种跨文本的写法非巫
正利首创，但巫正利确实用得很好。《我和
我的爱情穿过小街》，写作者与同样背井离
乡的丈夫骑自行车到一个渔港小镇拍下一
张合影，就算一场婚礼。作者的精妙在于
在到达照相馆之前遇到豪华车队载着同样
举行婚礼的穿雪白婚纱的新娘子，经过百

货大楼，丈夫手心里攒着一百元钱进去，又
攒着仅有的一百元钱出来。在对比和反差
中，在不动声色的叙写中，体现出感人肺腑
的艺术力量，拓展了散文这种传统文体的
艺术张力。再如《老街的旧梦》，看似一篇
怀旧的游记散文，实则不是，看着眼前破败
的老街，作者想象若干年前老街的辉煌气
象：“……还有那些铁匠铺、剃头店、麻线
店、烟斗点、刀剪店、纸烛店。肉铺的旁边，
是一个书场，说书艺人左手打扇，右手持惊
堂木，往往说到动情处，放下惊堂木，提起
茶壶喝一口，旁边肉铺剔骨剁肉的斩刀恰
好砍到案板上，准确无误地补了惊堂木的
缺。”昔日的繁华更反衬出眼前的落寞，被
抛弃的文明远远萧条于文明本身，这是时
间的选择，也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在巫正
利的散文中，这种跨文本的书写，大大拓展
了作品的视角和覆盖面，使作品更加大气
宏阔。

文笔优美，也是巫正利的散文广受读
者喜爱的原因。在巫正利的散文中，优美
的句子比比皆是，这些优美的句子不造作，
不突兀，跟前后文很好地衔接在一起，水到

渠成，自然而然。《古屋瓦松》中有这样一
句：“当我看见老街古屋上密密丛生的瓦松
的时候，我能确定，这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
老街，所有坐化的时光，都在古屋的瓦楞上
长成一株株青翠的瓦松。”文字美得像诗
歌。《橘在记忆的册页中》文末一句：“在年
轻人纷纷离开土地、去镇上或者县城安家
之后，肥沃的农田被荒草占领，丘陵上下回
复到原始状态。有人说那里可能被规划成
规模化种植的果园，有人说那里可能会被
开发成湿地公园，也有人说那里将松涛阵
阵，长成森林——不管是果园、公园，还是
森林，希望它都能承载起故乡人和他乡游
子绮丽斑斓的梦境。”不再是诗，而是追问
和反思，发人深省。

巫正利的散文选材有大气象。这种大
气象首先表现在整本散文集几乎找不出私
化和个人情绪化的篇章，这种大气象还表
现在没有那种几十篇可算一篇的类型化写
作，正如作者在后记《面对世界，选择柔软》
中所说：“在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追
求独特和与众不同，生活的诸般际遇使我
无法复制别人，更无法重复自己。”

在巫正利的散文中，看不见花红柳绿，
看不见人间戏谑，看不见浮躁和喧嚣，看不
见炫耀和享受，看到的，是对于时间的记
述，是类似于“天问”的思考。一个忠实于
自己内心的散文作家，她的每一种记述都
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读《夏洛的网》，是缘于复旦中文系教
授严锋老师的推荐。严老师曾列过一个
《不必读书单》。他认为人生有涯，要读就
要读好书，读令人愉悦的书。《夏洛的网》是
被他美言为可以读一辈子的书，甚至，他将
之作为寻找心灵知音的通关密码。

严老师从初三那年偶然在市图书馆发
现了这部奇书后，每当情绪低落时他就会
重温一遍，像是一种治愈的良药。

我小时候没有读过《夏洛的网》，不知
以成人的眼光来读这本童书会是怎样的感
触？读完我的心得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写
给孩子，也写给大人。

夏洛是一只蜘蛛的名字。这篇童话主
要描写了夏洛如何用智慧拯救了她的好朋
友，一只名叫威尔伯的小猪，是一部关于友
情的温暖童话。

威尔伯是一只天生不足的落地猪，这
种猪养不大，通常生下来就会被杀掉。主
人家的小女儿弗恩很喜欢动物，她对父亲
说：“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
把我给杀了吗？”于是，幸运的威尔伯免于
一死。待它长到第五个礼拜时，主人将它
卖给了弗恩的舅舅。在谷仓里，威尔伯开
始了新生活。它认识了邻居们：鹅、羊、老
鼠……并和蜘蛛夏洛成为最好的朋友。

威尔伯渐渐长大。有一天，老羊告诉
它，等到圣诞节，人们就会把猪杀死做成熏
肉火腿。威尔伯吓得哇哇大哭，它不想死。

夏洛决定救它。可是，一只蜘蛛有什
么办法来救一只肥猪呢？我当然想不出有
什么好的办法。读《夏洛的网》时，我无数
次被E·B·怀特奇特而美妙的想象力折服。

聪明的夏洛，善良的夏洛，想出的妙招
是——在网上织字。

第一次，夏洛在网中央织出“王牌
猪”。消息马上传遍全县，人们从四处赶来
瞻仰这只奇迹般的小猪。

为了持续吸引人们的关注，第二次，夏
洛在网上织出“了不起”。果然，这一次又
掀起人们关注的热潮。弗恩的舅舅决定九
月份带上威尔伯去参加集市亮个相。

第三次，夏洛织出“光彩照人”。威尔
伯站在金色的阳光里，的的确确光彩照
人。它知道只要在集市上出人头地，它的
性命就能保住。

其实在九月份，夏洛准备要产卵了。

为了友谊，为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为了减轻
威尔伯的担忧，夏洛陪着威尔伯一起去了
集市。夏洛拼尽全力织出：谦卑。威尔伯
得到特别大奖，未来终于有了保障。

而夏洛的生命却到了终点。悲伤的威尔
伯把夏洛的卵袋带回谷仓。又一个春天来
临，夏洛的子女一个个平安出世，有三个孩子
留在谷仓，从此，威尔伯有了三个新朋友。

童话的结尾非常温馨，也非常感人。
从成人角度来看，我在这篇童话中还读到
了很多人生的智慧与生命的意义。

初始，威尔伯觉得夏洛结网捉虫很残
忍。夏洛说，你有人用桶子送东西给你吃，
可没有人给我东西吃，所以我得谋生，靠自
己的本事过活，要不然就挨饿——这句话
简直说出了天下打工人的心声。如果没有
资本偷懒，那我们就得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其实靠本事吃饭才最了不起。

有一天，威尔伯和夏洛聊天。夏洛告
诉威尔伯，人类用了八年时间，造成昆斯伯
罗大桥。威尔伯天真地问：“人类在桥上捉

什么呢——甲虫吗？”夏洛说，不，他们只是
在桥上走来走去，老以为另一边有更好的
东西。如果他们在这桥上倒过头来静静地
等着，也许真有好东西来。可是人类不会
等，他们每分钟都向前冲啊，冲啊，冲啊
——如今，人人都说社会太卷，压力太大，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一路小跑地往前冲。
速度太快反而忽略了路上的风景，倒不如
尝试慢下来，踏踏实实，好好沉淀，也许这
样更有所收获。

当夏洛用生命为威尔伯得到大奖，威
尔伯问夏洛：“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
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洛
回答它：“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
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
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
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
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
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
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
义的事情。”——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
很多很多人，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人成
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亲情、爱情、友
情，其实每一个都来之不易，每一个都弥足
珍贵。用心地去爱你所爱的人，生命的价
值才更有意义。

《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日]是枝裕和 南海出版公司

是枝裕和与树木希林是带着“导
演”与“演员”的使命降生的。他们经由
共 同 打 造 作 品 往 来 十 二 年（2007-
2018），成了心有灵犀的挚友。本书为
两人共同完成的访谈回忆录，以是枝导
演回顾和解读与希林老师共度的点滴
时光，串联六场聚焦表演的深度对谈，
细致深入地道出演戏一如人生——还
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以《林下云烟》为书名，颇具古意，书中
云集了海上众多书画艺家，从艺的史迹以
及轶事趣闻，识得个中三昧，以飨同道。

一为学养。旧式艺家，家学不可小
觑。郑氏笔录的诸多书画艺家，家学渊源。

绘画大家李毅士，曾绘《长恨歌画意》
三十幅，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化史诗为史
画，名噪一时。其父李宝璋，擅丹青、工诗
文，著有《待庵题画诗》《毗陵画征录》；其叔
李宝嘉不仅著有《官场现形记》，几笔花鸟，
也是活色生香。李毅士耳濡目染，自小执
笔涂鸦，残水剩山、花卉鸟兽，颇多趣味。
加之其父悉心指点，见识自然非同一般。

名重海上的赵叔孺，以画马驰骋艺
苑。其父为清咸丰名翰林，曾任同治帝启
蒙老师；其外舅是闽中大收藏家。吉金文
字，历代名画，不一而足。吴道子的刘备、曹
丕、孙权三幅白描帝王图，也出自其外舅的收
藏。赵叔孺从小喜画，八岁时，家中会宴宾
客，名流沓至。众人耳闻赵叔孺擅长画马，便
邀约对客一试。赵叔孺起身作揖，执笔一挥
而就，见者无不咂舌。其外舅即相中赵叔孺，
断言：“此子他日必在画坛出人头地。”

二谓眼界。学养决定了眼界，而眼界又
使得艺家不甘囿于一隅之地，而是将目力投
向更多的艺术领域，以触类旁通，相得益彰。

吴湖帆自幼受家藏熏染，浸渍于历代

名家金石书画之中，天下妙观得以揽于腕
底。成年后，吴湖帆避乱迁沪，鬻艺为生，
成一代绘画宗师。吴湖帆山水长卷，笔墨
古劲，意韵夐远；松竹梅荷，超然脱俗，风韵
嫣然；即使是少见的人物临摹，也是吴带当
风，曹衣带水。张大千曾盛赞其“熔铸宋元
而自成一家”，“画家画当数吴湖帆为第
一”。即使天下重名，吴湖帆仍然矻矻探究
旁艺。书摹宋徽宗瘦金体，委婉有致，后学
米襄阳，清秀端庄。制印古朴，补帖乱真，
填词清雅。他还身怀一绝，鉴赏古画：一览
之余，立下断语，百无一爽。为此，他还应
邀数番北上，鉴定故宫文物。可见其辨伪
识真的眼力，即使饱学之士，也难以比肩。

女画家周炼霞，有“金闺国士”之誉，其
父从尹和白学画，由此，她自小便通六法。十
四岁拜画家郑得凝为师，又从朱古微学词，从
蒋梅笙学词。她曾与顾青瑶、吴青霞、陆小曼
等组织女子书画社，蜚声画界。《林下云烟》中
有周炼霞四条屏花鸟的插页：奇葩异草，翁
然可亲；飞鸟鸣虫，栩栩如生。郑氏称其

“体态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本身就是一
幅绝美的仕女图。周炼霞曾题画梅“春愁
如梦无尽处，只有香魂化冷云”妙不可言；
而她与瞿蜕园合作的《学诗浅说》，迄今仍
是诗学爱好者枕边书的不二之选。

曾与黄宾虹联袂举行画展的名流马万
里，刻一朱文大印：“吉金寿石藏书绘画校
碑补帖珍玩弄玉击剑抚琴吟诗谱曲均为曼
公平生所好”，可见艺家的兴趣何等广泛！

三即情怀。艺家的情怀与艺品密不可
分。郑氏笔录的两件小事饶有趣味：

吴昌硕生前，伪作盈市。有购得立幅者
问其真伪，吴昌硕见之，莞尔拂须：此画笔墨
稚弱，大概是我早年之作，只是记不得了。事
后，人问何不直接否认。吴昌硕又是一笑：伪
作者迫于生计，委实可怜，好在明眼者自有人
在，何必夺人口食。其雅量可见一斑。

画梅四十年的胡石予，有王生在冷摊
上购得有石予款识的墨梅一幅，欣然示于胡
石予。胡石予一眼看破：假的，俗气熏人。王
生怅然若失。胡石予笑言：我可以替你作些

补救。胡石予在画左边的空处补写一枝，缀
以几朵小花，又一时兴起，题两绝句其上：“生
前已有假名者，死后可知价值高。笑语王生
莫烦恼，为君左角一添毫”“我画梅花四十春，
冷摊发现已频频。不知雅俗难淆乱，婢学夫
人惜此人”，又跋数语略述情由。其大度其
超然其诙谐非一般人可比。

书家邓散木，为净慈殿写匾，每字横竖
几丈，他用拖把当笔，站在纸上疾书，字成

“刚辣淳秀”（唐云语）。邓散木为人狂狷，三
十岁后曾自号“粪翁”，取“洁其粪除”（《国
语》）之意而用之。有富人慕其书名，愿出厚
润求其书件，但请不署粪翁之名，他断然拒
绝。又有“中委”达官，斥巨资，托熟人，求为
亡母写墓志，书其碑，亦不喜粪翁之名，请易
之。邓散木怫然：公厌我名，何取于我？我
固穷，宁灶冷，易名不可！“立身卓尔苍松
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心性可掬可捧。

郑氏笔下还涉及影坛、梨园、园艺以及
琢砚、雕刻等诸多的艺术领域。名伶荀慧
生曾执贽于吴昌硕门下，小说泰斗林琴南
自定润格卖画，影界先驱但杜宇仕女图粉
黛生香等等，读来自有一番趣味。

芸窗的风雨去了散了，林下的云烟也
散了去了，然而那些艺家们曾有过的生命
姿态，曾有过的鲜活表情，仍然在郑氏的书
中与后来者对视。


